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三B16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一九七二年
十月，一支烏拉
圭欖球隊隊員和
他們的親友，乘
坐包機飛越安第
斯山脈時，在山
脈上空發生空難

，當場死亡十二人，二十多人被困在冰
天雪地當中。他們很快吃完了飛機殘骸
裡的食物。有一個名叫羅伯特的人，他
提議吃已經死去者的屍體，結果遭到倖
存者們的強烈反對。但在巨大的死亡恐
懼面前，他們後來終於妥協了……這些
人靠死者的屍體充飢，在冰天雪地中熬
過了十多個星期。一直到當年的十二月
，有兩名隊員步行七十多公里下山，終
於獲救。

這起空難事件，還被改編成了電影
。電影的立足點很簡單：以生存的名義。

其實， 「以生存的名義」其實是一
個偽命題。畢竟， 「人食人」已經突破
了人性和道德的雙重之門， 「以生存的
名義」也難以修復人性本有的榮光，人
性的高貴和對野蠻的不妥協讓人性為此
蒙塵。

這應該不是一本勵志劇，而是一本
人間慘劇。

古往今來，凡有涉及食人慘劇，皆
因解讀不同有不同的定論。幾乎所有的食人事件，都
已失去了 「情境」。如果能像烏拉圭欖球隊一樣，有
這樣 「勵志」的還原，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種歷史呢？

《管子．小稱》中記載了這樣一起食人事件，被
稱為中國廚師先祖易牙，為了紂王的歡心，將自己的
兒子殺了，做成了一道菜，端到宮殿裡供紂王享用。
同樣是紂王，他將周文王的兒子殺了，剁成肉醬，包
在餅裡，然後讓周文王食用。

在《新唐書》還記載着一起 「群魔亂舞」的食人事
件，安史之亂中，一名叫張巡的將軍被困睢陽，糧食
吃完之後，開始食人，睢陽有人口三萬人，吃到最後
，只剩下四百多人。而著有 「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唐
末起義領袖黃巢，隨軍的乾糧竟然是敵人和百姓的屍
體，征討前，黃巢命人將屍體製成臘肉，隨軍攜帶。

近日看李國文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一段野史。
三國時，劉備落難逃亡，途經一荒村，遇上一村夫。
村夫得知他是皇叔，誠惶誠恐。因為家中沒有什麼好
招待的，村夫頗為內疚。但後來上餐時，村夫端上來
一碗肉，劉皇叔大快朵頤。後來劉皇叔進了村夫的廚
房，發現村夫把老婆殺了，掛在那裡，這碗肉就是村
夫老婆的肉。

讀這樣的史料，着實讓人毛骨怦然。
同樣是可怕的食人，史料讓我們讀罷不過氣來，

而一本現代電影卻可以美化同樣的可怕事實。
而要一個 「名義」，畢竟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西方常常把 「儒家」稱
為 「儒教」，認為儒家思想
在中國是一種猶如宗教一般
的存在。這種思想雖然存有
一定的偏頗之處，但是不得
不承認儒家在中國歷史中，

確有幾點特性與宗教相似。
一、宗教給人一種心靈的安慰，心靈的港灣，無

論是基督教的天國還是佛教的彼岸，都給人一種人生
的目標去追尋。而儒家常談的身心性命之學，諸如 「
立於禮」、 「知天命」等等，也正是起到這樣的一種
作用。這一點與西方的哲學尤為不同，哲學重視真理
，善於懷疑與思辨。而宗教與儒家思想則都明顯更為
重視實用。

二、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佔有思想統治地
位，而且強調信仰，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譬如談起 「
異端」二字，現在我們往往會第一時間想起歐洲中世
紀的宗教裁判所，對 「異端」人士肆意迫害。然而在
中文裡，這一詞的來源卻出自儒家經典《論語》中的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而在歷史上，儒家攻乎異

端的行為亦不少見。如孔子殺少正卯，明末朝廷對李
贄 「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打壓，其實都與基督教
、伊斯蘭教打壓迫害異教徒的行徑異曲同工。

三、儒學與宗教都有一定程度上對於其精神領袖
的神聖化。

一個學派與教派的區別，往往在於教派常以美化
精神領袖以達到吸引愚眾加入的目的。如基督教神話
耶穌，伊斯蘭教神話穆罕默德。原始佛教中本來並不
把喬達摩．悉達多當做神靈，然而隨着發展，在大乘
佛教中也同樣被神化為無所不能的形象。

這一點在儒家文化中雖不明顯，但也有一定的體
現。如漢代的感生帝說： 「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
之精以生」，就是對儒家理想聖王的神化。

除去神化，儒家還對其精神領袖進行道德上的聖

化：如我們平時所經常提到的一句古話： 「盡信書，
則不如無書。」這句話原文語出《孟子》，其中的 「
書」，指的就是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尚書》。

《尚書．武成》篇記載，武王伐紂時死傷慘重，
血流漂杵。然而孟子卻主觀的站在政治正確與義理正
確的立場上，認為武王是 「仁人」，既然是 「仁人」
伐紂又怎麼會血流漂杵呢？所以一定是尚書記載錯了
。然而孟老夫子卻也不想想，完全兵不血刃的戰爭何
嘗出現過。況且他又未曾見過武王，怎麼就知道武王
是仁人，而不是 「三皇五帝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
呢？《尚書》的記載不可信，他道聽途說的 「武王是
仁人」這個命題難道就一定是對的嗎？如此的見地，
若是以現代的史學家看來，恐怕是要貽笑大方了。

按以上幾點來看，儒家思想在中國的發展中，確
有了宗教的性質，再加之農耕文明所帶來的保守的崇
古思想，以古書來定是非的現象就不算奇怪了。清代
學者厚古薄今癖好的出現，以及一頭扎進考據學的故
紙堆，全然不問世事，不顧真理，只求復古 「古聖先
賢」的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有人說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
這部誤讀史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一直延

續至今。
經學史上最大的紛爭就在於今文學派與古文學派

的爭論，雙方學者都互相以自己為正統，著書立說，
互相紛爭，皆以自己為正確。

但是關於經學研究，我認為還是陸九淵說的一針
見血。── 「我註六經，六經註我。」古往今來的經
學註家，經學大師，無非都是借着註六經的名義，來
抒發自己的意見。

早在漢代，關於武王伐紂，以臣伐君的合理性問
題的學術爭議，就因為涉及到太祖劉邦而遭到了皇帝
的制止。

在明代，因為孟子「民貴君輕」的理念與朱元璋不
符，明廷一度對孟子大加刪改，甚至將其趕出孔廟。

宋代，漢人的邊疆常遭到少數民族的侵略，於是
胡安國所著的《春秋傳》則極為重視復仇之義。而到
清朝時因為滿族入主中原，《胡氏春秋》也就理所當
然的被統治者拋棄。

繁舉上述例子，其實是用來說明儒家經學本無什
麼正不正統之分，無非是應時而變，為人所用罷了。中
國古代的許多學者，往往打着六經的旗子來賣自己的
東西。相比起我註六經，其實更加傾向於六經註我。

我們不能過多的苛責這些打着六經旗號來兜售自
己的人，在崇古思想嚴重的古代社會，非如此則不能
宣揚自己的思想。但我們應當認識到：經學史本就不
是研究一個死物的歷史，而是一部以研究經典為名，
實則闡發自己思想的歷史。中國的經學史，其實就是
中國的思想史。

在佛教的《雜阿含經》中，佛陀曾以不斷破損又
修補着的阿能訶戰鼓做喻，以說明法理學說的複雜多
變。

一個思想，從它提出的那一刻開始，就必然會有
着種種的變化，猶如一面阿能訶戰鼓一樣，不斷的破
損，然後再修補上新的東西。最終，原本的那一面鼓
，將會在不斷的修補中徹底被更換，只是他的名字仍
然叫阿能訶戰鼓罷了。

當然，若從佛教的理論來看，這面鼓是不存在的
。只是為了方便稱呼而勉強名之為 「阿能訶戰鼓」，
其實則是種種因緣的假有聚合之物。因為事物總是處
於無窮的變化當中，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又更何談是
一個學說了。

清儒反對宋學對於儒學的發展，試圖通過考據的
方式，尋找最古老的漢學。但如果對比着來看，東西
方之間的思想發展過程其實有些相似之處。

在十一世紀，西方由於基督教盛行，教會學院中
出現了系統的神學。為了解釋神學中的種種矛盾的命
題與難解的教義，經院哲學相應誕生。經院哲學以哲
學為手段去解釋神學，同樣也並非是基督教本身的傳
統，而是受到了阿拉伯哲學以及希臘亞里士多德哲學
的影響。

而中國幾乎在同時期的北宋，經過了唐代的三教
合一，佛教道教大盛之後，宋儒將易經，道教，佛理
等思想融合入了儒家的學說裡，形成了宋代的理學。

清儒們攻擊宋明儒學是 「儒表佛裡」，背離儒學
正統，可是卻不曾看到儒學的新發展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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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五
年
前
，
毛
澤
東
的
隨
行
翻
譯
師
哲
向
我
講
過
幾
件
往
事
，
印
象
至
今

還
特
別
深
。

一
、
有
一
天
，
斯
大
林
建
議
毛
澤
東
到
莫
斯
科
大
劇
院
觀
看
名
為
《
紅
罌
粟
》

的
芭
蕾
舞
劇
，
說
這
齣
戲
描
寫
的
是
中
國
革
命
的
歷
史
。
為
慎
重
起
見
，
王
稼
祥

大
使
派
夫
人
朱
仲
麗
和
使
館
參
贊
、
蘇
聯
通
戈
寶
權
先
去
看
一
看
。
此
劇
寫
的
是

一
個
荒
誕
故
事
：
一
名
俄
國
海
員
在
上
海
如
何
幫
助
一
名
妓
女
走
上
﹁革
命
﹂
道

路
的
。
王
稼
祥
得
知
後
便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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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東
建
議
婉
拒
斯
大
林
的
邀
請
，
得
到
了
老
人
家

的
同
意
。
我
在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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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工
作
期
間
，
曾
到
大
劇
院
看
過
《
紅
罌
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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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劇
的
內

容
確
實
不
好
，
感
到
王
稼
祥
當
時
處
理
得
很
對
，
但
又
覺
得
，
斯
大
林
上
述
建
議

不
一
定
有
什
麼
惡
意
，
因
為
就
藝
術
思
維
而
言
，
蘇
聯
人
與
我
們
中
國
人
常
有
不

同
。

二
、
毛
澤
東
這
次
在
蘇
聯
逗
留
相
當
長
，
達
兩
個
多
月
，
被
斯
大
林
安
排
住

在
其
郊
外
別
墅
﹁巴
拉
維
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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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閒
暇
時
間
很
多
，
便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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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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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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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了
世
界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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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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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政
界
、
軍
界
重
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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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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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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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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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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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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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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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
隨
訪
的
一
名
警
衛
回
憶
，
毛
澤
東
每
次
看
得
都
很
投
入
，
津
津

有
味
，
有
一
次
用
餐
時
，
指
着
這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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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你
有
點
像
拿
破
侖
！

最
讓
毛
澤
東
興
奮
的
，
是
斯
大
林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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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看
了
蘇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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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顆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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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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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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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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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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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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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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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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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的
四
五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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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
據
隨
訪
的
毛
澤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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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秘
書
葉
子
龍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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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部
紀
錄
片
後
，
頗
為

高
興
地
對
在
場
的
人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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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
到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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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眼
界
哩
！
原
子
彈
美

國
與
蘇
聯
有
了
，
我
們
也
可
以
搞
一
點
嘛
！

三
、
一
九
五○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下
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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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總
理
兼
外
長

與
蘇
聯
外
長
維
辛
斯
基
簽
署
了
《
中
蘇
友
好
同
盟
互
助
條
約
》
。

事
前
，
王
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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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使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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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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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以
自
己
名
義
在
該
條
約
簽

訂
後
，
舉
行
一
個
答
謝
晚
宴
，
邀
請
斯
大
林
參
加
，
以
祝
賀
他
訪

問
成
功
和
中
蘇
新
條
約
的
誕
生
。
王
大
使
解
釋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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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能

光
臨
，
將
向
全
世
界
顯
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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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兩
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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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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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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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疑
是
個
很
大
的
支
持
。
毛
澤
東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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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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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好
。
不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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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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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林

從
來
不
參
加
別
人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之
外
所
舉

行
的
宴
請
活
動
。
抱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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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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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可
能
參
加

晚
宴
的
一
線
希
望
，
他
當
面
向
斯
大
林
發
出

邀
請
，
並
請
蘇
共
第
二
把
手
莫
洛
托
夫
出
面

做
其
工
作
，
還
特
意
挑
選
克
里
姆
林
宮
很
近

的
﹁大
都
會
﹂
飯
店
，
作
為
舉
行
晚
宴
的
場

所
。

當
日
晚
八
時
許
，
當
斯
大
林
出
現
在
﹁大
都
會
﹂
飯
店
的
宴

會
大
廳
時
，
全
場
為
之
一
震
，
許
多
外
國
駐
蘇
使
節
和
記
者
驚
得

﹁目
瞪
口
呆
﹂
。
不
少
記
者
立
即
離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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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不
遠
處
的
莫
斯

科
郵
政
局
趕
發
消
息
。
他
們
所
發
的
消
息
內
容
幾
乎
是
一
樣
的
：

蘇
聯
最
高
領
導
人
﹁破
例
﹂
參
加
毛
澤
東
的
晚
宴
，
這
一
舉
動
﹁

非
同
小
可
﹂
，
表
明
斯
大
林
與
毛
澤
東
兩
人
親
密
無
間
。

斯
大
林
在
蘇
聯
主
政
將
近
三
十
年
，
送
往
迎
來
，
外
國
人
的

大
宴
小
請
，
他
幾
乎
都
不
參
加
。
只
有
個
別
例
外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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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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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行
的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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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是
一
例
。
還
有
一
次
，
他
到
火
車

站
為
訪
蘇
的
日
本
外
相
送
行
，
在
全
世
界
引
起
了
轟
動
。
斯
大
林

採
取
這
種
﹁屈
尊
﹂
行
動
，
自
有
其
戰
略
上
的
需
要
。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末
，
在
蘇
聯
面
臨
日
本
和
德
國
東
西
夾
擊
的
情
況
下
，
他
必
須
先
穩
住
東

線
的
日
本
。

斯
大
林
的
光
臨
，
令
毛
澤
東
喜
出
望
外
。
斯
大
林
在
他
的
陪
同
下
，
品
嘗
了

王
稼
祥
特
別
﹁監
製
﹂
的
中
國
特
色
菜
餚
。
席
間
，
中
蘇
兩
位
最
高
領
導
人
進
行

了
十
分
親
切
的
交
談
。

次
日
，
斯
大
林
在
克
里
姆
林
宮
設
晚
宴
為
毛
澤
東
送
行
，
蘇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全
體
委
員
出
席
作
陪
，
氣
氛
極
為
熱
烈
。

（
《
毛
澤
東
與
斯
大
林
》
之
五
）

談判會場外的重大活動 李景賢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燈燈
下下集集

儒教與經史 姜 山

曾經先後擔任
過英國駐華商務監
督以及香港港督的
漢學家德庇士（
John Francis Davis
，一七九五─一
八九○），在其《漢

文詩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一書末尾，輯錄了兩組中國人吟詠英國
的雜詩，一組是《蘭墩十詠》，一組是
《西洋雜詠》。書中對這兩組詩的作者
都沒有明示，但對兩組詩的出處有交代
。第一組《蘭墩十詠》，據說其作者一
八一三年左右曾到訪英國倫敦，其詩最
早見諸報刊記載是在一八一七年的The
Quarterly Review。其實，這組華人吟
詠蘭墩的詩，稍後亦曾被收錄於《東西
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甲午年正月號上
，題名即為《蘭墩十詠》。德庇士的《
漢文詩解》照錄了《蘭墩十詠》，並將
其翻譯成為了英文─不清楚究竟是由
德庇士翻譯的抑或是他同樣照錄了他人
譯文。但德庇士提到這組詩的譯文在詩
體語言上有些 「散文」風格。而對於輯
錄這組詩的原因，德庇士說是為了考察
研究漢文詩歌的描寫手法或特點。對於
這組詩，我曾在一篇討論《東西洋考每
月統計轉》的論文中引用過，這裡不妨
再照錄一下，算是對這組較早遊歷英倫
的華人的遊記詩的一種應有之尊重：

之一：海遙西北極，有國號英倫。
地冷宜親火，樓高可摘星。意誠尊禮拜
，心好尚持經。獨恨佛啷嘶，干戈不暫
停。

之二：山澤鍾靈秀，層巒展畫眉。
賦人尊女貴，在地應坤滋。少女紅花臉
，佳人白玉肌。由來情愛重，夫婦樂相
依。

之三：夏月村郊晚，行人不斷遊。草長資牧馬，欄
闊任棲牛。拾麥歌宜唱，尋花興未休。相呼早回首，煙
霧恐迷留。

之四：戲樓關永晝，燈後彩屏開。生旦姿容美，衣
裝錦繡裁。曲歌琴笛和，跳舞鼓簫催。最是詼諧趣，人
人笑臉回。

之五：兩岸分南北，三橋隔水通。舟船過胯下，人
馬步雲中。石櫈千層疊，河流九派溶。洛陽天下冠，形
容略相同。

之六：富庶煙花地，帝城雙鳳闕。人工開物華，雲
樹萬人家。公子馳車馬，佳人曳穀紗。六街花柳地，何
處種桑麻。

之七：高閣層層上，豪華帝宅隆。鐵欄傍戶密，河
水繞牆通。粉壁塗文采，玻璃綴錦紅。最宜街上望，樓
宇圖畫中。

之八：九月蘭墩裡，人情樂遠遊。移家入村郭，探
親落鄉陬。車馬聲廖日，魚蝦價賤秋。樓房多寂寞，破
壞及時修。

之九：大路多平坦，條條十字衢。兩傍行士女，中
道馳騁車。夜市人喧店，冬寒雪積途。晚燈懸路際，火
燭燦星如。

之十：地冷難成稻，由來不阻饑。濃茶調酪潤，烘
麵裹脂肥。美饌盛銀盒，佳醪酌玉卮。土風尊飲食，八
廗預更衣。

這種白描式的旅行書寫吟詠，頗有史料文獻價值。
除了清晰地呈現了十九世紀初期一個華人知識分子遊歷
英倫時的所見所感，更關鍵的是詩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
不預設任何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 「偏見」的開放與
坦誠。詩中處處可見作者對於英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雙重肯定與讚美，甚至對家庭裡的夫妻人倫親和，亦
多有譽詞，殊屬難得。當年的英倫報刊甚至傳教士們的
華文刊物上刊載這組詩，大概與詩人這種開放自由的文
化心態亦不無關係。

比較之下，《西洋雜詠》在寫作時間上其實與《蘭
墩十詠》頗為接近。據考潘有度（一七五五─一八二
○）的《西洋雜詠》大抵作於其晚年。但無論就詩體亦或
題材而言，《西洋雜詠》與《蘭墩十詠》均有不同。不
過，當年中西匯通交流之初，雙方都有對內對外兩套不
同語言的具體實踐。或許潘有度對內採用了 「竹枝詞」
這種摹寫異域風俗民情的詩體，而對外則採用了傳統格
律詩，究竟與否，尚難說清。據說晚年的潘有度在經商
之餘，觀史哦詩，亦多風雅。德庇士的《漢文詩解》中
在介紹了《蘭墩十詠》之後，是這樣介紹《西洋雜詠》的：

同樣用韻文吟詠過倫敦的，還有一組詩，不過這組
詩不光吟詠倫敦，而是吟詠整個歐洲，其作者是一位已
去世多年的原廣州十三行的商人。此人儘管不是純粹的
詩人，但其文學修養頗高，而且他還有一子在翰林院任
職。據其本人所述，因為與外人打交道三十年，故頗為
熟悉洋人，遂有這組描繪洋風異俗的雜詩以消磨晚年寂
寞。

這種說法，反映出德庇士在分析解讀漢文詩的技術
層面的技巧之時，對於詩人的生平時代背景亦還是有所
關注的。只不過，在那個華洋關係初開或尚不完全正常
的時代，詩人們大多是在詩中有所保留的。比較之下，
《蘭墩十詠》確實是一個意外，而《西洋雜詠》，就顯
得中不溜秋，無論是他的所謂西洋觀還是詩歌技術層面
的技巧。

二○
○

八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
一
些
外

國
運
動
員
以
北
京
大

氣
污
染
十
分
嚴
重
，

有
損
自
身
健
康
為
由

沒
有
參
加
比
賽
；
另

一
些
外
國
運
動
員
則

以
戴
口
罩
一
類
加
強

自
我
保
護
的
方
式
，
表
達
他
們
對
北
京
空
氣

質
量
的
嚴
重
擔
憂
。
對
於
這
兩
類
外
國
運
動

員
的
做
法
，
國
內
有
媒
體
予
以
了
辛
辣
的
諷

刺
和
批
判
。
以
為
他
們
這
是
杞
人
憂
天
，
是

對
北
京
、
對
中
國
的
極
不
友
好
。

其
實
，
為
舉
辦
奧
運
會
，
為
了

參
賽
運
動
員
的
健
康
，
也
為
了
展
現

北
京
良
好
的
形
象
，
事
實
上
從
中
央

到
地
方
都
已
經
為
改
善
乃
至
提
升
北

京
的
空
氣
質
量
做
了
不
少
工
作
。
比

如
說
，
包
括
首
鋼
在
內
的
不
少
企
業

外
遷
到
周
邊
的
河
北
的
瓦
房
店
、
廊

坊
等
地
；
在
奧
運
會
舉
辦
期
間
，
更

是
讓
部
分
污
染
企
業
停
產
，
對
進
京

車
輛
進
行
嚴
格
管
控
，
對
北
京
本
地

車
輛
出
行
實
行
單
雙
號
限
制
等
措
施

。
不
過
，
或
許
是
因
為
積
重
難
返
，

或
許
是
過
去
我
們
對
環
境
保
護
，
尤

其
是
城
市
三
廢
的
控
制
不
夠
嚴
格
，

所
以
，
其
效
果
只
能
是
暫
時
的
、
有

限
的
。
而
奧
運
過
後
，
﹁只
緣
妖
霧

又
重
來
﹂
，
﹁霧
霾
﹂
已
經
成
為
北

京
習
見
的
環
境
名
詞
，
也
成
為
北
京

市
民
揮
之
難
去
的
夢
魘
，
則
是
無
可

辯
駁
的
事
實
。

在
後
奧
運
時
代
的
北
京
，
美
國

駐
華
大
使
駱
家
輝
的
另
一
做
法
也
曾

經
備
受
輿
論
的
譴
責
，
這
就
是
美
國

使
館
定
時
發
布
北
京
市P2.5

數
值
。
為

什
麼
要
譴
責
？
因
為
他
可
能
懷
有
﹁

唯
恐
天
下
不
亂
﹂
的
陰
暗
心
理
，
也

因
為
他
這
樣
做
有
﹁抹
黑
北
京
﹂
的

嫌
疑
。可

能
是
因
為
駱
家
輝
他
那
張
中

國
面
孔
而
讓
國
人
對
他
的
一
舉
一
動

更
加
在
意
，
所
以
，
他
在
華
任
職
期

間
的
新
聞
似
乎
比
他
任
何
前
任
都
要
更
多
一

些
。
比
如
說
，
他
從
華
盛
頓
赴
北
京
就
任
美

國
駐
中
國
大
使
，
不
是
坐
頭
等
艙
而
是
坐
經

濟
艙
；
他
帶
妻
兒
在
中
國
大
陸
旅
行
，
是
自

己
背
一
旅
行
包
，
全
然
一
副
把
自
己
﹁混
同

一
般
老
百
姓
﹂
的
模
樣
，
而
不
是
前
呼
後
擁

官
腔
官
調
，
等
等
，
都
曾
引
起
中
國
媒
體
的

高
度
關
注
。
雖
然
說
他
曾
經
做
過
一
些
解
釋

，
說
是
美
國
政
府
對
其
政
府
官
員
，
哪
怕
是

公
務
旅
行
都
有
嚴
格
的
財
務
上
的
限
制
，
超

出
部
分
必
須
自
己
買
單
，
因
此
，
他
乘
飛
機

選
擇
經
濟
艙
乃
是
出
於
個
人
經
濟
上
的
考
慮

，
而
非
有
意
做
秀
等
等
。
但
是
，
對
於
在
感

情
上
容
易
走
極
端
的
中
國
人
來
說
，
既
然
已

經
對
你
產
生
了
看
法
，
那
麼
，
你
所
做
的
這

一
切
必
定
是
徒
勞
的
。

不
過
，
隨
着
時
間
的
推
移
，
至
少
我
們

對
美
國
駐
華
使
館
定
期
公
布
北
京
市
的P2.5

數
值
這
一
做
法
的
看
法
可
能
已
經
悄
然
發
生

了
改
變
。
而
之
所
以
改
變
，
一
是
因
為
北
京

市
的
大
氣
污
染
委
實
已
經
嚴
重
到
了
即
便
是

北
京
市
的
市
民
，
如
今
上
街
也
有
戴
口
罩
的

，
以
及
﹁霧
霾
﹂
三
天
兩
頭
光
顧
北
京
，
沒

有
西
北
風
的
幫
忙
，
很
難
被
趕
走
；

二
是
定
期
公
布P2.5

數
值
的
做
法
，
不

僅
已
經
為
北
京
市
所
接
受
，
而
且
已

經
在
更
多
城
市
成
為
一
種
慣
例
，
成

為
老
百
姓
可
能
比G

D
P

更
關
心
的
數

值
。
也
完
全
可
以
說
，
其
實
，
關
心

大
氣
、
河
流
、
土
壤
是
否
被
污
染
，

我
們
的
生
存
環
境
是
否
安
全
，
不
過

是
在
解
決
了
溫
飽
之
後
的
人
們
最
應

該
關
心
的
問
題
，
只
是
我
們
的
覺
悟

太
遲
了
，
而
非
老
外
們
做
得
太
早
、

太
多
了
！

作
為
外
國
運
動
員
，
對
與
自
身

健
康
相
關
的
空
氣
質
量
高
度
關
心
錯

了
嗎
？
而
作
為
駐
華
使
館
，
公
布
所

在
地
的P2.5

數
值
—
—
也
不
管
是
其
真

的
﹁唯
恐
天
下
不
亂
﹂
還
是
希
望
以

此
對
地
方
環
境
質
量
的
改
善
和
提
高

起
到
一
定
的
促
進
作
用
、
提
高
自
身

生
存
質
量
，
也
恐
怕
很
難
說
不
對
。

真
正
的
問
題
出
在
我
們
自
己
：
因
為

我
們
是
一
個
非
常
自
尊
的
民
族
，
所

以
，
不
只
﹁兒
不
嫌
母
醜
﹂
，
而
且

也
聽
不
得
人
家
對
自
己
的
母
親
的
長

相
說
三
道
四
—
—
哪
怕
是
說
的
是
事

實
，
比
如
說
你
母
親
身
患
惡
疾
，
急

需
療
救
。

如
果
拿
人
做
比
，
那
麼
，
大
概

已
經
有
五
千
年
歷
史
的
我
們
，
大
概

至
少
已
經
進
入
了
中
年
期
了
吧
？
上

了
一
定
的
年
歲
，
卻
還
與
二
十
來
歲

的
年
輕
人
一
樣
容
易
衝
動
、
容
易
感

情
用
事
，
這
樣
的
人
，
人
們
會
怎
麼
去
形
容

他
？
毛
頭
中
年
人
？
我
不
知
道
。
我
知
道
的

是
，
人
上
了
一
定
年
歲
，
應
該
變
得
沉
穩
和

理
性
，
哪
怕
是
他
人
故
意
找
你
的
碴
，
挑
逗

你
，
你
也
該
心
平
氣
和
不
急
不
躁
坦
然
面
對

。
在
這
樣
的
時
刻
，
我
們
應
該
記
住
的
是
﹁

有
則
改
之
無
則
加
勉
﹂
，
而
不
是
﹁凡
是
敵

人
反
對
的
我
們
就
要
擁
護
，
凡
是
敵
人
擁
護

的
我
們
就
要
反
對
﹂
—
—
何
況
說
這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朋
友
。
或
者
是
﹁戰
略
夥
伴
﹂
或
者

打
﹁新
型
大
國
關
係
﹂
之
類
。

太多感情用事 嚴 陽

以
生
存
的
名
義

流

沙

鳳凰古城 （攝影）李 波


